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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 80 万元送子出国，异国求职却屡屡碰壁——

“不成功别回国”逼疯留学儿子
文 / 悠岚  制图 / 司婉靖

儿子高考失利，送他去澳洲留学

儿子高考失利，家长倾
其所有让孩子出国留学，以
为这是一条改变孩子命运的

“捷径”。不成想，国外并不
是保险箱，不能保证每个留
学的孩子都有好出路。面对
这种情况，心理失衡的家长
出于经济和面子的双重考虑，
阻止孩子回国，最终把孩子
逼进了医院。这个新闻的背
后，值得很多父母深思。

2012 年 11 月 6 日下午，刘玉
锋收到母亲从国内发来的短信：“今
天你为什么没有上线？我在你 QQ
上留言了，你一直没回。”

刘玉锋回复短信：“我刚从机
场回来，又送走了一个同学。他们
都回国了，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了。”

黄小梅似乎有所察觉，她赶紧
与儿子视频，紧张地问儿子：“你
是不是也想回国？”

刘玉锋告诉母亲：“西澳工作
机会很少，这几个月我到处投简
历，连一封回信都没有。目前我只

在南京一家医院当会计的黄
小梅，睡眠质量一向不错，自称“挨
着枕头就能睡着”。但从 2007 年 6
月起，黄小梅却常常失眠。导致她
失眠的直接原因，是儿子的高考成
绩。

黄小梅的儿子刘玉锋 1988 年
11月出生，在读高中之前，他的学
习成绩还算不错，可从高一下半期
开始，成绩就忽上忽下。黄小梅给
他报了校外补习班，每周上4 次课，
补习数学和英语。

一边要忙于学校里的功课，
一边还要马不停蹄地穿梭南京城
去补课，一个月后，刘玉锋就以“太
累了”为由，不愿再去补课。黄小
梅不同意：“几千块补习费都交了，
怎么能说不上就不上了呢！”

无奈，刘玉锋只得硬着头皮继
续去补课，经常要晚上 10 时以后
才能到家，他因此经常发脾气。每
每至此，黄小梅总是陪着笑脸：“乖
孩子，再坚持两年，高考过了就好
了。”

只是，刘玉锋学习成绩并没有
明显提高。2007 年高考成绩出来
后，他的总成绩只勉强达到江苏省
民办本科的录取分数线。得知分
数的那天，黄小梅哭了整整一夜。
那几天，她甚至不敢出门，生怕遇
到熟人问起儿子高考的情况。刘玉
锋的父亲对妻子说：“已经这样了，
该好好考虑下一步了。”

黄小梅觉得，读了民办学校，
“他的人生从此一定是灰暗的”。她
最终决定送儿子出国留学。她为儿

子选择了南京某大学与澳大利亚
科廷科技大学联办的 2+2（计算机
专业）本科班。这个班的学生前两
年在南京就读，第三年起赴澳大
利亚读书。

一开学就要交 40万元人民币
作为保证金，黄小梅和丈夫都是普
通工薪阶层，当时家里只有五十多
万元积蓄，本来是准备按揭一套
大点的房子，但为了儿子，夫妻俩
放弃了买房计划，给儿子交了学费。

2009 年 10月底，刘玉锋去了
澳大利亚西部的科廷科技大学。
机场送别时，黄小梅含泪叮嘱儿子：

“妈妈在你的卡里存了10万元钱，
这是你一年的生活费，也是家里目
前的全部积蓄了，你可得好好学习，
不能让父母的钱白花啊！”

磕磕绊绊毕业，母亲让他留在澳洲
刘玉锋和几位来自中国内地的

男生最初寄宿在当地人家里，一周
房租 240 澳元（折合人民币1300
多元），还不包吃。为省钱，半个
月后他们决定再换租房，每人凑钱
买了餐具，自己学着做饭吃，这样
一周可省下一半开支。

安顿好生活，刘玉锋的学习遇
到了很大的困难。虽说此前他在国
内曾恶补英语，但坐到澳洲的教室
里，他才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给国内一位高中同学的信中，
刘玉锋这样写道：“老师只按照自己
的想法上课，根本不管你是否听得
懂。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术语非

常多，我根本就不知道老师在说什
么！”万般无奈下，刘玉锋不得不
花钱去当地一所语言学校补课，这
又加重了黄小梅夫妻的经济负担。
夫妇俩每月净收入 8000 多元，为省
钱，黄小梅对自己近乎苛刻，黄小
梅的丈夫从儿子出国后，就没买过
新衣服，十多年的烟瘾也戒了。

按照澳大利亚的规定，像刘玉
锋这样的留学生，出国留学第一年
是不许打工的，所以他每花一分钱
都得父母出。2010 年 3月初的一天
晚上，刘玉锋在 QQ上告诉母亲，
说他最近睡眠不够，经常头晕，“医
生说我有点贫血”。黄小梅心疼了，
她对儿子说：“妈每个月在你卡上

多存1000 块钱，你买点好吃的补
补身体。”

澳洲的大学实行学分制，如
果有哪门功课考试没有通过，没有
学分，就无法正常毕业。2011年3月，
刘玉锋有一门功课挂科，3 个月后
补考；到了年底，又一门功课没通
过，补考了两次，才勉强通过。

2012 年 9 月，刘玉锋的同学
纷纷毕业了，而他因为需要补考，
直到两个月后才拿到毕业证。而此
时，班里那些按时毕业的同学，不
少已经回国。回国，还是在澳大利
亚求职？刘玉锋问母亲，黄小梅态
度很坚决：“你不是有两年工作签
证吗？就在那里打工吧。”

异国艰难求职，绝望中母亲命他坚持

坚持的后果：儿子患了妄想型精神病

南京脑科医院精神一科主任医
师孙静接受采访时表示，刘玉锋的
病情与其长期孤独、精神压抑有直
接关系。在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
建议家人多给予他精神上的关爱，
帮助患者自我调节情绪，继而建立
自信，学会正确面对现实。

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
纯认为，刘玉锋的病情，严格说起
来是他父母一手造成的。“孩子当
年高考失利时，父母希望通过出国
留学挽回面子。遗憾的是，在父母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才发现孩
子没有如他们所愿，连糊口的工作

都很难找到。这对自私的父母怕没
脸见人，让儿子‘宁可黑在国外，
也不能回国’，最终导致了这样的
结局。”

采访中，几位专家再三强调，
对于身处异乡的年轻学子，家长应多
从精神上关心孩子的细微变化，因
为这些远离了亲人的孩子，对周围
事物会更敏感，精神压力比其他孩
子大很多。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情绪
低落、易怒、经常悲观继而自我否
定等问题，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就医。

（文中人物除专家外均为化
名。本文严禁转载、上网、摘编）

今年1月底的一天晚上，刘
玉锋跟母亲视频时，再次提出回
国的想法，却遭到了黄小梅的断
然拒绝。她说：“你同学能找到
满意的工作，不代表你也能找到。
如果你就这样回来，最多只能到
珠江路电子一条街站柜台卖电
脑。真那样的话，且不说我和你
爸爸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家里这
几年为你花的八十多万元，你就
真的一辈子也挣不回来了。如果
我是你，宁可黑在澳洲，也不会
回国的。”

“宁可黑在澳洲，也不要回
国。”黄小梅的这番话彻底打消了
刘玉锋回国的念头。此后，黄小
梅很难再有机会跟儿子视频，即
便是短信或电话，也是寥寥无几。
而听得最多的却是儿子一个劲地
念叨着“在上班、很忙”。至于忙
些啥，黄小梅不得而知。

今年 9月2日夜，黄小梅突
然接到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电
话。来电者告诉黄小梅，刘玉锋
最近 4 个月都在照顾她卧床的母
亲。“刚开始他还挺好的，但最

近这一个多月，他经常出现一些
奇怪的动作。比如，每次给我母
亲洗茶杯时，他都会反复闻几次，
说看看有没有人投毒；有时候他
还会把家里的电话线拔掉，说有
人要谋杀他和我母亲。医生说，
您儿子可能需要去精神病医院看
看。”

黄小梅跌坐在沙发上。夫妇
俩经过一夜的考虑，决定请那位
女士帮忙给儿子买回国的机票，
机票钱从儿子的工资里扣除。随
后，黄小梅打通了儿子的电话，
未语泪先流：“儿子，妈妈想你了，
你回来看看妈妈吧！”

9月7日中午，黄小梅在南京
禄口国际机场见到了几年未见的
儿子。一见面，刘玉锋就神秘兮
兮地告诉她：“刚才飞机上有个人
不停地偷看我，还要给我喝水。
我知道他是想害我，所以我一直
没喝他的水。”

第二天上午，刘玉锋被南京
市脑科医院专家诊断为妄想型精
神病。目前，刘玉锋正在医院接
受治疗。

■专家观点

都是爱面子惹的祸

·编后·
“别看‘养老院’是虚拟的，带

给老人们的幸福感却是实实在在
的。”这是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走访
长沙雨花区、郴州苏仙区这两家国
家老龄委在我省的首批试点“虚拟
养老院”后，从老人们脸上捕捉到
的真切感受。

显然，“居家养老”是符合中
国现实国情与国人传统习惯的养老
方式，但关键是得“老有所养”。
如果把“期望值”再稍微提高一点，
那就是得“老有颐养”。如今“虚拟

养老院”在长沙、郴州两地的试点
都证明了，其不失为一种创新和有
效之举。

而民政部门向我们透露的好
消息是：无须多久，“虚拟养老院”
将不再局限于试点区，逐步在全省
范围内进行推广，让更多老人成为
受益者。这个消息无疑是送给全省
老年人的一份“老年节”厚礼，也
让我们所有人为之欢欣开怀。因为，
与“少年强则国强”异曲同工的是，

“老年乐才能国乐”。

黄诚认为，从宏观上看，“虚
拟养老院”的出现是社会保障服
务机制的一种创新、养老资源配
置的一种优化，“可称得上是养老
服务的‘破题之举’”。

而从运行模式上看，“虚拟养
老院”既解决了家庭赡养模式中，
子女时间、经济能力有限的窘迫；
又突破了机构养老模式中，亲人
隔离的困境。

再从社会层面看，信息化平
台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降低了
社会成本，引入了社会多方力量，

同时又为社会提供了就业岗位、
创业机会，有利于产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

当然，“虚拟养老院”作为
新生事物，还存在一些需要探讨
的问题。黄诚举例称，比如如何
满足更多老年人不同层次的养老
服务需求，如何实现服务平台由
政府包办向市场化运行模式的转
变，如何解决降低成本与提高从
业人员专业水平的矛盾等，“这些
都需在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过程中，
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能到中餐馆洗碗，或者去当地人家
照顾老人。我总不能在澳大利亚
洗一辈子碗吧？再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我也想回国了。”

黄小梅急了：“现在国内大学生
就业形势也不乐观，海归硕士博士
多着呢！你一个本科生想找一个满
意的工作，也不容易啊。我们单位
里有一位海归的医药学硕士，家长
托人找关系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
来，一个月才拿四千多块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子俩的对
话渐渐有了火药味儿。刘玉锋告诉
母亲：“你体会不到我现在的感受。
最近这几个月，我每天眼睁睁地看
着同学一个个回国，原来一起租房
子住的 9 个同学，现在只剩我一个
了。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很不
好过。”

黄小梅的态度很坚决：“难受
也要坚持。”她告诉儿子，“咱们家
拿出全部积蓄供你留学，你如果就
这样回国了，以你的学历，找不到

好工作，在国内一辈子都挣不回来
这笔钱。”就这样，母子俩结束了
这次不愉快的交谈。第二天，同事
发现，黄小梅的 QQ 个性签名改成
了“坚持，但愿能是胜利”。

直至 10 天后，黄小梅终于听
到了儿子的好消息。这次，刘玉锋
在当地的一家中餐馆里找到了活。

“我每天要跟着采购师傅跑市场，
他采购，我搬运。”刘玉锋还告诉
母亲，为省钱，他已经搬到餐馆住，

“每天店里打烊以后，我就睡在一
个旧沙发上，为店里守夜值班，店
里每月给我多开 800 澳元工资，外
加一顿免费早餐。”

虽然这份工作与自己的设想相
去甚远，但黄小梅觉得，只要儿子
留在澳大利亚，一切似乎还有希望。
遗憾的是，两个多月后，那家餐馆
倒闭了，刘玉锋再次失业。此时的
他得知回国的几位同学都找到了满
意的工作后，心中再次萌生了回国
的念头。

湖南农业大学社会学博士黄诚：

“虚拟养老院”， 养老服务的“破题之举”

（上接 A05 版）


